
关于上海四个日军慰安所的调查

苏智良编

上海曾是二战时期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完善的城市之一。近 6

年来,我们对这些慰安所进行了系统调查, 现在可以认定的日军在

沪慰安所至少有80家。这里辑录的沈小枫、邹淑慧、姚潇鸫、张虹、

李漪红、苏律健、张敏霞等人的 4份调查, 反映了上海日军慰安所

的几个类型。“杨家宅娱乐所”是战时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军

队管理的慰安所, 从 1938年 1月开业到 1945年 8月关闭,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庆宁寺慰安所和旗昌栈慰安所设立于浦东, 它们表

明,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地域广阔,而且这两处都是日侨设立的慰安

所。南翔金家园慰安所则是日军强令汉奸设立的,性奴隶都是中国

苦难的年轻女子。我们将此次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一是想为研究者

提供一点史料,二是也想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这种调查中来, 以使

慰安妇研究得以深入。

“杨家宅娱乐所”的调查

“杨家宅娱乐所”是日本陆军在上海设立的军队管理的慰安

所。1999年 3月,笔者来到杨浦区东沈家宅,采访了史富生( 1932

年 2月 21日生)、沈美娣( 1931年 7月 23日生)两位当年知情者,

了解有关当地“杨家宅娱乐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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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宅娱乐所”位于翔殷路与民星路之间的东沈家宅内。设

立前期由日本军队管理,后期由日本私人老板承包。

据史富生说: “杨家宅娱乐所”建于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娱乐

所是木质结构的单层连体房屋, 外围设有约 3米高的木板围墙,底

部腾空三、四厘米。据沈美娣说: 屋内对称摆放六或四张榻榻米,中

间留有过道; 其中有一屋专门存放化妆用品,如有一缸专门存放发

夹、头钗等用品, 有一缸专门存放雪花膏等化妆品(其中有一口缸

现存于沈氏家中)。娱乐所接客室前供有神龛,大小约一立方米,形

似小庙,翘角飞檐,木质结构,神龛内供奉一烧饼般大小的银块。娱

乐所内设有浴室, 室内建有一个水泥浴池, 另设有酒吧等。据史富

生说, 娱乐所建立的最初两年, 慰安妇大多是朝鲜人(当时称高丽

人)及少数日本人,年龄约二十三、四岁, 人数较为固定。1938年

底,这些慰安妇随日军迁往内地,之后掳掠来的大多是东北姑娘及

少数浦东姑娘,年龄约为 20岁左右(交往中据其相貌、口音、衣着

而知)。

据二人回忆, 慰安妇多于每周礼拜四贿赂看门的日本兵, 溜出

娱乐所至周围村庄活动,与村民有所交往。朝鲜慰安妇用简单日语

与村民会话, 故村民误认其为日本姑娘。经慰安所内一绍兴厨师透

露,才知其为朝鲜姑娘。她们经常请村民洗衣、做馄饨吃, 付给村民

日币或储备券作回报。东北姑娘有时还偷带出发夹、雪花膏及食物

等赠与当地贫苦百姓。沈美娣母亲曾问及她们,为何要做这种事,

她们无奈地说:“我们也没办法,是被日本兵骗来的、抓来的,现在

又逃不出去。再说,干这种事也没脸回老家,好歹总比饿死好。”沈

氏母亲时常看到慰安妇脸庞青肿。一次,沈美娣从娱乐所木围墙缝

中偷看到两个日本军官用枪柄毒打一中国慰安妇。

据史富生说, 慰安妇把剩菜分给劳工, 故得知她们食用日本饭

菜,如鱼、梭子蟹、罐头(多从日本运来)等。据沈美娣说, 慰安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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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日本和服(后期中国姑娘可穿中国服装) ,观察其解手, 知其不穿

裆布;着木屐;娱乐生活单调,无报纸、广播,只能自娱自乐,自唱自

跳,偶尔听听留声机。

通常来说,慰安妇一周洗两次澡,由绍兴厨师用手按式水泵打

水,用木柴烧水。日本士兵与慰安妇多人共同入浴。每周一为检查

身体的日子, 主要查有无身孕、梅毒、淋病等症状(据史富生说日军

用 606药膏治梅毒)。由四、五个穿白大褂的军医坐吉普车前来检

查。后期慰安所的管理者为带无框眼镜的日本小老板(人称“小乌

龟”)及其母(人称老鸨, 约 50多岁, 后坐飞机回国, 失事而亡)监

督。据史富生亲眼目睹,慰安妇坐于高凳上,裸身叉开腿检查。

平日军官身穿呢制服、佩军刀、穿军靴,步行、骑马、骑三轮摩

托车或坐吉普车由前门小道而入,每天都频繁进出。士兵则多数于

周六、周日坐卡车而来, 每车三四十人一起进入, 士兵通常扎绑腿

布,携有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还有些文职人员,身穿便服,可能是

四川北路日本领事馆等处人员。有些军官用手摇式电话预约。慰

安妇接客不定时, 不定人数,通常下午、晚上较多。据史富生称,听

马金发夫人提到: “一个人连接 6人, 哪能吃得消,痛也痛死了!”军

官可挑选慰安妇, 士兵则无权挑选。年长慰安妇接客较少,据沈美

娣说,接客少或不服从者全被老板用枪柄毒打。年纪过大者有的被

赶出娱乐所。

娱乐所长期雇佣一 50多岁的中国绍兴男厨做长工, 其余工

作,如修门窗、锄草等则临时雇佣当地的村民(现大多已故)。他们

以实物如大米、油、面粉等做酬劳。史富生说有一木工与一中国慰

安妇发生关系,后染上梅毒而亡。由此可见,尽管有卫生检查, 仍免

不了有性病存在。

(沈小枫、邹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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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庆宁寺日军慰安所的调查

位于浦东上川路庆宁寺路渡口附近的一幢二层住宅楼房,是

上海沈生记营造厂的创办者沈生杜(已故)老人的私房。抗战时,这

幢房子曾先后作为日军的军指挥部和军人慰安所。

沈生杜是二、三十年代上海较为有名的民族资本家, 他拥有不

少产业,发家后便在浦东庆宁寺地区按当时市区流行的石库门样

式修造了这幢两层楼高的住宅。由于是居家,因此它比一般的石库

门更为高档, 有晒台、花园。住宅的周围还建了一圈平房, 这平房既

租赁给他人居住, 又可起保护作用。从地理位置而言,这幢房子靠

近上川路这条公路主干线, 离庆宁寺渡口也不远,在当时的庆宁寺

地区可以说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住宅。

抗日战争时期,浦东庆宁寺地区有上川铁路可直通川沙, 也有

轮渡直接摆渡到今天的外滩。在淞沪抗战时,庆宁寺是中国军队一

条重要补给线,也是中国军队撤退的一条必经之路。淞沪抗战后,

在庆宁寺地区还活跃着几支游击队。所以,日军占领该地区后,立

即安排驻军, 并设立宪兵队。驻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沈生杜的家宅

内。

据沈生杜之子,今年 73岁高龄的沈文奎回忆:日军入侵上海

那年,他已 10多岁了, 和母亲及哥哥住在这里。日军进攻时, 他们

举家收拾了一些东西就躲在金家桥的农民房子中住下来。日军的

驻军指挥部在他们的家宅设立后,由于不适应中国家具, 曾派一名

翻译强令沈文奎的母亲搬走了所有家具。随着该地方局势渐趋平

静,驻扎的日军也就撤离了该地,但这幢楼房并没有归还沈家,而

是在此设立了一座军人慰安所。

对于慰安所的开办时间,居住在沈家宅周围平房的马瑞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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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八一三事变时由复兴中路先至浙江中路, 9岁时搬到庆宁寺

地区居住至今,现年 69岁, 他搬来此地时, 这幢房子已经成为日军

的慰安所了。由于沈家房子在作为慰安所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还作

过日军指挥部,所以,我们推测慰安所的开办时间为 1938年。

据两位老人回忆, 慰安所的门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标志, 慰安

所的规模并不大, 当地人习惯上称这座日军的慰安所为“东洋房

子”。沈文奎和马坤两位老人都证实这一慰安所中的慰安妇都为中

国妇女,是从外地掳掠来的。马坤说, 据他所知, 当时慰安所中的慰

安妇只有两三人, 其中有两名慰安妇经常在门口活动,穿着同当地

妇女一样的旗袍。

虽然当时在靠近渡口处有美孚石油公司等外国企业, 但出入

慰安所的只有穿着军装的日本军人。马先生曾偶尔有几次见过日

本军人出入慰安所,数量很少。因为慰安妇较少没有大批日军进入

的情况,并且,据他了解,慰安所空闲的时间比接待的时间多, 而且

这些日军大都步行而来。当时驻扎最近的是一支日本宪兵队, 驻扎

在沈生杜住宅 200米处的一座两层建筑中,其址在上川中学后面,

日军占领上海之前为当时的上海市轮渡管理处。马先生告诉我们

慰安所的老板名叫小野,当时和小野一起居住在慰安所的还有他

的妻子、孩子和日本籍佣人。小野和附近中国居民接触并不多。后

来小野不知什么原因去参军,马先生亲眼看见其妻出门送别的情

景。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 小野及其家人、佣人随日侨回国离开了

庆宁寺地区, 而几位中国慰安妇的行踪也无人知晓。

这座日军慰安所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据马先生估计, 慰安所开

办了大约 2- 3年。

(姚潇鸫 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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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其昌栈慰安所的调查

1997年 10月, 笔者就慰安所问题走访了陈柄荣( 1923年生)、

黄文忠( 1914年生)两位老人。他们都是其昌栈日军慰安所的见证

人。解放前, 黄文忠是陈柄荣家的管家。现将调查情况记录如下:

日军入侵上海期间, 浦东钱仓街 350号(旧名其昌栈大街)曾

在此设立了一处慰安所,它是四川北路日军慰安所的分部。

据两位老人的回忆, 其昌栈慰安所的房产原为陈柄荣亲戚所

有,它是旧上海浦东地区最好的住所, 主楼为二层式砖石建筑,前

后两排房子有三、四十间之多。

1944年冬季的一天夜里, 日本宪兵冲进房内, 将陈柄荣等人

赶至主楼后面的一排屋子, 并命令他们把原屋内的家具摆设一律

搬走。不久,这里便陆续住进一批年轻女子,年龄平均在 20至 28

岁之间,穿着普通,均是中国妇女,且大多操东北口音。每间房住一

名慰安妇,房内除一张木床别无它物。另外,还有一间房内摆着一

张造型奇特的木床,呈人字型。每周都有一名日本医生给这批女子

作检查。1945年 8月日军搬走后, 这些设施都留了下来。

其昌栈慰安所由两名日本侨民负责管理(一男一女) , 一名中

国妇女从旁协助, 年龄大约 30岁,精通日语,充当翻译,有时, 日本

官兵过多时, 她也被迫接客。慰安所内尚有数名工作人员,多为中

国人,黄文忠老人当年就负责运送大米、油、盐、酱、醋等物品。原厨

师为日本人, 后改为中国人。这批工作人员与慰安妇之间,基本不

接触。用餐时,慰安妇在房内,而勤杂人员则在固定地点。

其昌栈慰安所中的慰安妇人数约 30至 40人,各有编码。日本

人将容貌较好、身体健康的妇女编成一列号码; 将条件差的妇女也

编成一列号码;无法再充当性工具的妇女同样有编码。这批已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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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继续“使用”的慰安妇不久就会消失,然后又有一批“新面孔”出

现。因此, 慰安妇的人数虽然时有增减, 但总数仍保持在 30至 40

人之间。

慰安所门口没有明显标志, 也没有森严的戒备, 但管理相当严

格,两个日本人的办公室面对着大门, 对过往之人一目了然,外人

根本无法混入,同样,慰安妇也难以逃出。平时, 这些慰安妇在不需

要接待日本官兵时,也绝对不能踏出大门一步。每逢星期六下午及

星期天,大批日本官兵就来到这里,有时甚至需要排队。一般士兵

每人逗留的时间为 20至 30分钟,军官通常到固定编码处,并允许

留夜。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需要付出一定数量的钱款。他们一般

身着军装,或单独,或集体前来。

这批慰安妇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被日本人诱骗, 二是

由人介绍入内无法脱身。1945年以后,慰安妇的人数逐渐减少,工

作人员也一一被打发。所以,当日本人撤走时,丝毫没有惊动四周。

以上是关于浦东其昌栈慰安所的大致情形。

(李漪红)

南翔金家园慰安所的调查

金家园慰安所,位于上海近郊小镇南翔。

这几幢房子原是有钱人造的小洋房,抗战爆发后这里却成了

侵略者寻欢作乐的场所。据当地人说,这几幢二三层的小洋房刚刚

造好,东家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就爆发了战争,很快,战火就烧到

了上海。于是,镇上的大户们纷纷逃难而去,这几幢小洋楼也空置

了下来。日本军队到了南翔镇后,到处追逐当地的年轻女子, 对她

们实施暴行。渐渐地,镇上的妇女或是藏匿起来,或逃往他处, 即使

留下的也都是七老八十了。但侵略军并不罢休, 仍千方百计地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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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发泄其兽欲,于是,他们看中了金家园的房子, 在那里建立了慰

安所。

金家园的小洋房有几幢,日军便找来两个汉奸先在平房里开

设酒保店。做为日军官兵喝酒、消遣娱乐的地方,之后便在洋楼里

开设了“东洋堂子”,也就是慰安所。

当地有一位 86 岁高龄的石老妈妈,她从小就住在金家园附

近。据她回忆,金家园慰安所的慰安妇人数并不多, 充当慰安妇的

有一部分是原来的妓女或者舞女。当时兵荒马乱,这些靠卖笑活命

的人很难找到“工作”, 于是在汉奸的诱逼之下充当了慰安妇。还有

些身世清白的女性则多是为生活所迫,被迫充当慰安妇。

金家园慰安所的房间里,铺着榻榻米, 上面躺着的都是中国的

年轻女子。她们有时一天要遭受数名日本军人的蹂躏,卫生条件也

很不好。日军官兵根本没把她们当人来看待,只是作为性奴隶,一

种泄欲的工具,她们生活得十分悲惨。在这家慰安所里, 有一点与

其他的慰安所不同,就是这里的慰安妇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尽

管有人逃走, 但也有人进来。这是因为“没饭吃, 只能进去呆在那

里”。处于战火中的妇女,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活路, 其中一些人走

上了屈辱的道路,应该说,她们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只能

出卖自己的肉体和尊严。

(苏律健 张敏霞)

(编者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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